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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

「秦始皇（前259年－前210年），姓嬴，名政。唐代司馬貞在《史記索隱》引述《世本》稱其為趙政，但仍有爭議。後世俗稱嬴政或秦王政，亦被某些文學作品稱為『祖龍』。自稱『始皇帝』，是中國戰國末期秦國君主。他十三歲即位，親政後先後鏟除嫪毐與呂不韋，重用李斯、尉繚；三十九歲時統一六國建立秦朝；五十歲出巡時駕崩，在位三十七年。

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，第一個採用君主專制制度及推行中央集權，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使用皇帝稱號的君主。統一天下後推行多項政策，例如書同文、車同軌、統一度量衡等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政策及典章法制，對日後中國歷史的影響，可說是廣泛而深遠。但另一方面，秦始皇在位期間亦進行多項大型工程，包括修築長城、阿房宮、驪山陵等，加上暴政令人民徭役甚重，這亦是秦朝在他死後速亡的其中一個原因。」

以上是從「維基百科」搜尋得來有關秦始皇生平的一段文字。

後世人對秦始皇的認識也大致如此。你們知道秦始皇生於趙國邯鄲；知道他是秦國派往趙國當質子的嬴異人之子；知道他吞併六國，建立統一天下的大秦帝國；知道他的豐功偉業和殘暴惡行……

可是，秦始皇的身世、情史、死亡真相、建阿房宮和兵馬桶的目的，你們又知道多少？

歷史總是由統治者頷首默許編寫。史冊的編纂者往往應君主的要求，或隱瞞，或刪改，使真正的歷史變得面目全非。

歷史，只是皇帝為了滿足某些私人利益，達到個人目的的工具。

秦國歷史亦不例外。

關於秦始皇的一切，我全都知道。

包括他鮮為人知的秘密和籌備經年的陰謀。

現在，我要說的內容，不是我想像出來天馬行空的故事，而是真實存在的歷史……





一。



李斯，字通古，生於公元前280年，確切生辰無人知曉，連本人和其生娘也不知道。戰國末年楚國上蔡人。
   
沒錯，我就是李斯，那個曾經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能夠在秦國呼風喚雨的秦相；亦是那個最後以「被腰斬，滅三族」作下場的罪人。   

世人對我的評價不一。 

我制定朝廷「三公九卿」官制，又統一全國貨幣和度量衡，以小篆取代各國原有文字，成為唯一受認可的書寫標準。

車同軌，書同文。支持我的人視這些功績為劃時代的貢獻，對後世中國興盛奠下堅實的基礎。他們把我看作偉人，是治國的天才。

同時，亦有人認為我只為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，忽視百姓的利益。我主張焚燒民間的《詩》、《書》等百家語，禁止私學，更促成了「焚書坑儒」；建議開鑿運河，修築萬里長城，是勞民傷財之舉。他們視我為自私貪權之輩，是禍國之臣。 

生逢亂世，我的生父早逝於戰亂中，養活全家的擔子落在我身上。我生於平民之家，是國家裏最下層的成員。在這戰禍連連的時代，我們注定是受苦的一群。爭取權力和地位，成為唯一的出路。

我們不是上層的諸侯和貴族。就算在亂世，他們仍可以豐衣足食，享盡榮華富貴。國家偏偏由這群無能之徒領導，害苦了我們老百姓。他們讓我明白到必須發憤圖強，成為位高權重的人物，將這群廢物趕走，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，改變百姓的命運，改變國家的命運。

「人之賢不肖，譬如鼠矣！在所自處耳。」

有人說：「人本平等。」這句話簡直是笑話！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我在楚國當小吏時，看見一些小老鼠，活在窮人家中的小角落，偷吃食物，見到人或犬，皆驚恐異常，爭相走避；一些大老鼠，活在官府糧倉，人與犬均不能到達那裏，使牠們悠然自得，旁若無人，長得碩大嚇人。老鼠因所處之地有別，所以分了貴賤。老鼠如是，人亦如是。

做人，最重要的不是有賢才與否。要想改變命運，擺脫宿命，唯有名利一途。

助秦始皇統一天下，鏟除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迂腐儒士，建立專制集權統治制度，是我的使命，亦是我的出路。   

不管別人對我有何評價，我都不作理會。

只要嬴政知道我對他的忠誠，已經足夠。

只要我的良朋知己韓非明白我，就心滿意足了。

可是，他總不明白。





二。



楚國國勢轉衰，在我身處的時代是眾所周知的事。儘管楚國擁有最遼闊的版圖， 但治國的權力卻掌握在一群腐敗無能的貴族手上。亡國，將會成為楚國唯一的結局。

回看楚國歷史，早於昏君楚懷王年間，楚國已呈現衰敗的跡象。前313年，秦國張儀欺騙楚懷王，以斷絕齊、楚之交換取秦國割讓六百里商於之地，但與齊國斷交後只得六里地。楚懷王惱怒不已，派兵伐秦，卻於丹陽、藍田、召陵三戰三敗，更痛失楚將屈匄。

楚頃襄王元年，秦國發兵攻楚，大破楚軍，斬首五萬，取十六城。然而，秦、楚間的戰爭並沒有因而結束。

楚頃襄王十九年，秦國出兵楚國，楚軍再敗，割地予秦。

次年，秦國兵分兩路攻楚。一路由白起率軍攻陷楚之鄧城後，向鄢進逼；另一路由張若率軍東下，向楚國巫郡及江南地進軍。

前278年，秦昭襄王欺騙楚頃襄王把公主許配給他。楚頃襄王因貪圖美色，最終秦軍趁楚頃襄王開城迎親，長驅直進，攻入楚都郢。 

屈原曾寫下《九章·哀郢》：　　


皇天之不純命兮，何百姓之震愆？
　　
民離散而相失兮，方仲春而東遷。

去故鄉而就遠兮，遵江、夏以流亡。
　　
出國門而軫懷兮，甲之晁吾以行。
　　
發郢都而去閭兮，怊荒忽其焉極？
　　
楫齊颺以容與兮，哀見君而不再得。
　　
望長楸而太息兮，涕淫淫其若霰。
　　
過夏首而西浮兮，顧龍門而不見。
　　
心嬋媛而傷懷兮，眇不知其所蹠。

順風波以從流兮，焉洋洋而爲客。
　　
凌陽侯之泛濫兮，忽翱翔之焉薄？
　　
心絓結而不解兮，思蹇產而不釋。
　　
將運舟而下浮兮，上洞庭而下江。
　　
去終古之所居兮，今逍遙而來東。
　　
羌靈魂之欲歸兮，何須臾而忘反！

背夏浦而西思兮，哀故都之日遠。
           
登大墳以遠望兮，聊以舒吾憂心。
　　
哀州土之平樂兮，悲江介之遺風。
　　
當陵陽之焉至兮，淼南渡之焉如？
　　
曾不知夏之爲丘兮，孰兩東門之可蕪？
　　
心不怡之長久兮，憂與愁其相接。

惟郢路之遙遠兮，江與夏之不可涉。
　　
忽若去不信兮，至今九年而不複。
　　
慘鬱鬱而不通兮，蹇侘傺而含戚。
　　
外承歡之汋約兮，諶荏弱而難持。
　　
忠湛湛而原進兮，妒被離而鄣之。
　　
堯、舜之抗行兮，了杳杳而薄天。
　　
眾讒人之嫉妒兮，被以不慈之偽名。

憎慍惀之修美兮，好夫人之忼慨。
　　
眾踥蹀而日進兮，美超遠而逾邁。
　　
亂曰：曼餘自以流觀兮，冀壹反之何時？
　　
鳥飛反故鄉兮，狐死必首丘。
　　
信非吾罪而棄逐兮，何日夜而忘之？


屈原在這篇文章裏訴說的正是楚國的悲歌。

面對秦國那群狼子野心的君臣，楚國的權貴仍不懂醒覺。

這個國家注定要滅亡。

當年，屈原選擇投江自盡；今天，我選擇離開。

單憑個人的能力，根本不能拯救這個國家；何況，國家亦不會需要我。統治階級不會用我這種出身低賤的人。

這年，飢荒奪走我的生娘、弟妹，亦讓我離開楚國的意志變得更堅定。

我不再回頭，到了趙國。

踏出改變命運的第一步。


